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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

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

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

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

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

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

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

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

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

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

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

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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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境线最长、陆上边境邻国最多的国家，边境旅游资源丰富。边

境旅游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成为“兴边富民”的重要支

柱产业。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将边境旅游作为边境地区

脱贫的重要手段予以支持。2017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将边境旅

游工程作为七大“产业兴边工程”之一，拟在规划期内推动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

旅游合作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近年来，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以及

东兴、瑞丽、满洲里、二连浩特和勐腊（磨憨）等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相继建成，

为中国边境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联动开发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分析边境旅游发

展的空间差异将有助于相关部门厘清边境旅游发展基础，明确边境旅游发展的优劣条

件，提升边境旅游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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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旅游业态相比，边境旅游的定义较为模糊。Sofield最早定义“边境旅游”为
旅游者跨境体验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活动[1]。Bringas认为“边境旅游”应受逗留时间的约
束，在边境地区进行休闲、娱乐、养生、探亲、朝圣、购物以及商务等活动并逗留至少
一夜的旅游活动属于边境旅游 [2]。Timothy 以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地区的 3 个国家公园为
例，认为具有促进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功能的旅游活动均可纳入边境旅游范畴，包括一
日游等[3]。国内研究方面，《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中定义边境旅游是通过旅行社正规
组织和接待的中国或邻国公民、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在双方政府认定的区域
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4]。张广瑞认为边境旅游是人们通过边境口岸所进行的跨境旅游
活动[5]。葛全胜等则强调边境旅游是发生在国与国边境间的旅游活动，具有地理空间含
义[6]。通过上面的定义，本文总结边境旅游具有三大特点：第一，边境旅游资源是边境
旅游活动开展的基础；第二，边境旅游是指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国际旅游活动，包括入境
旅游与出境旅游两部分；第三，游客逗留天数并不是界定边境旅游的标准。

边境旅游的研究借鉴了许多相关领域的理论，如旅游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以及公共管理学。在旅游学视角下，研究者经常考虑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以及游客满意
度[7-9]。在政治地理学的视角下，研究者注意到边境旅游开发的积极影响以及它们在国际
关系中的重要作用[10]。在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下，核心边缘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为何
边境地区的发展会远逊于沿海地区[11]。此外，系统理论[12]、博弈理论[13]、距离衰减理论[11]、
空间生产理论[14]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15]等也较多地应用于边境旅游的研究中。

受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的影响，北美和欧洲是边境旅游研究的热点地区。近年来，
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境旅游活动不断增多，中国边境旅游
的研究热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国内边境旅游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边境旅游概念解析、
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分析、旅游竞争力分析、游客满意度评估、边境
旅游管理以及边境旅游对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等方面[16-22]。综合研究中国边境旅
游资源、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的研究较少，从旅游地理学视角对边境旅游发展空间差异
的探讨相对不足，且多集中于个别省市等行政单元，缺少全国尺度的宏观研究。

由于中国居民去往邻国边境地区的出境旅游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界定的“陆地
边境旅游”是指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入境旅游。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调研等方法构建了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数据库，对中国陆地边境地区旅游资源的数量、类型和质量进行
统计，并从地级尺度刻画了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结合2006—2015年间各边
境地市接待入境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标，探讨了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
空间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提出了中
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中国共有 14个边界邻国，包括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

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和朝鲜（图1a）。
14个陆上邻国分属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欧、东亚等地缘分区，在宗教信仰、
民俗文化等方面差异明显。境内边境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9个省级行政
区（图1a）和45个地级行政区（25个地级市、10个自治州、7个地区和3个盟，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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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地形、气候、水文与植被等自然条件复杂，造就了许多世界知
名的自然景观，如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西双版纳植物园、喀纳斯湖和长白山等。另

外，中国有 30多个少数民族常年居住于边境地区，使得中国陆地边境地区异域风情浓

郁，人文旅游资源特色突出。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旅游资源数据和旅游经济数据两部分，主要从地级行政区尺度刻画边

境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为避免由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数据差异，统一采用2015年的行

政区划数据。

边境旅游资源作为支撑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一直是衡量边境旅游发展状况的重

要指标[17]。边境旅游资源数据包括资源名称、位置、类型和级别等信息。数据来源包括

地方志和各地旅游发展规划、相关学术文献、官方旅游网站介绍和野外实地考察等。实

地考察的地级行政区包括东北地区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伊春市、鹤岗市、呼伦贝尔市

和锡林郭勒盟；西北地区的巴彦淖尔市、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喀什地

区；西南地区的阿里地区、日喀则市、林芝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百色市、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边境旅游资源单体以县级行政区为统计单元，

各地市边境旅游单体数量即为其所包含的边境县级行政区内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累计。

为保证资源信息的完整性，本研究设计了边境旅游资源调查表，其内容包括边境旅游资

源的位置、类型、属性、特征、开发条件以及保护利用现状等。基于边境旅游资源调查

表，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的要求，本研究对边境旅

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与级别评定。

参照《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对入境旅游经济指标的划分[23]，选取接待入境旅游人

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项指标刻画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状况。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是指来

中国参观、访问、旅行、探亲、访友、休养及从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宗教等活

动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等游客。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是指入境游客在中国（大陆）境内

旅行、游览过程中用于交通、参观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和娱乐等的全部花费。旅游

经济数据来自各边境地级行政区统计年鉴。由于各地区不同年份的旅游经济数据完整性

差异较大，为保证数据相对一致，采用 2006—2015年间各项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计算依

据。需要说明的是，边境旅游发展状况还包括旅游项目布局、旅游产品设计以及旅游设

图1 中国陆地边境邻国、省级行政区和地级行政区
Fig. 1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provincial units and prefectural units along land border of China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6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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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19]，但因相关数据缺乏，本文未做分析。

3 研究方法

本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两个方面分别分析各类边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其中空间差异性用变异系数表示，空间自相关性用Global Moran's I、Local Moran's I和

Getis-Order G系数表示。

3.1 空间差异性

运用变异系数法计算边境旅游资源的空间差异性，其计算公式如下[24]：

SD = 1
n∑i = 1

n

(Xi–X̄ )2 （1）

CV = SD X̄ （2）

式中：CV表示变异系数；SD表示标准方差；n表示行政单元数量； Xi 表示第 i个行政单

元的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i=1, 2, …, n）； X̄ 表示各个行政单元边境旅游资源单体

数量的平均值。CV值越大，边境旅游资源单体数量的空间变异越大。

3.2 空间自相关

3.2.1 全局自相关 本文采用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进行边境旅游资源的全局自相

关分析，可以计算边境旅游资源的全局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25]：

Global Moran's I = n

∑
n

i = 1
∑
n

j = 1
wij

∑
n

i = 1
∑
n

j = 1
wij(Xi–X̄ )(Xj–X̄ )

∑
n

i = 1
(Xi–X̄ )2

（3）

式中： Global Moran's I 表示全局自相关系数；n表示行政单元数量； Xi和Xj 表示第 i个

行政单元和第 j个行政单元的边境旅游资源单体数量； X̄ 表示平均值； wij 表示空间权

重。全局自相关系数值介于-1~1之间，如果为正数，表示全局正相关，相似的数值在空

间上集聚；如果为负数，表示全局负相关，相邻省份的数值差异较大，表示全局为分散

分布的状态。理论上，全局自相关系数趋近于0时表示随机分布。

3.2.2 局部自相关 局部自相关系数可以表达边境旅游资源的局部集聚情况，包括高高集

聚，低低集聚，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26]。计算公式如下：

Local Moran's I =
Xi–X̄

S 2
i

∑
n

j = 1, j ≠ i
wij(Xj–X̄ ) （4）

式中： S 2
i 表示边境旅游资源的方差，其他变量与公示（3）中描述一致；Local Moran's I

值为正数时表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即该行政单元与周边行政单元的旅游资源单体数

量都高或都低；Local Moran's I值为负数时表示高低集聚或低高集聚，即该行政单元的

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与周边行政单元的边境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趋势不一致。

3.2.3 冷热点分析（Getis-Order G） 冷热点分析可以详细刻画要素集聚的高值区（热点）

和低值区（冷点）。Getis-Order G指数是冷热点分析的常用指标，计算公式如下[27]：

G*
i ( )d

2
=∑

j = 1

n

Wij( )d X/∑
j = 1

n

Xij （5）

式中： G*
i ( )d 表示为 G 系数的观测值，其他变量与公式 （3） 中的描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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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G*
i

2
= G*

i - E( )G*
i Var( )G*

i ， Z ( )G*
i 值大小用于识别旅游经济发展冷热点的空间分布。

3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3.1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空间格局
本文构建的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数据库共包括3 341个旅游资源单体，参照《旅游

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边境旅游资源分为地文景观、水域景观、
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建筑与设施、历史遗迹、旅游购品和人文活动等 8 个主
类、22个亚类和96个基本类型（表1）。

不同类型的边境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差异明显。在主类方面，建筑与设施类的单体数
量最多，其次是水域景观类、地文景观类、生物景观类、旅游购品类、历史遗迹类、人
文活动类及天象与气候景观类（表 1）。在亚类方面，单体数量最多的是人文景观综合
体，其次是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自然景观综合体、物质类文化遗存、河系、湖沼以及
景观与小品建筑。在基本类型方面，单体数量最多的游憩湖区，共有199个单体。单体
数量高于100的基本类型有11个，介于50~99之间的有7个，介于30~49之间的有14个，

表1 中国边境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数量
Tab. 1 The types and number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主类

类型

A地文景观

B水域景观

C生物景观

D天象与气候景观

E建筑与设施

F历史遗迹

G旅游购品

H人文活动

汇总

数量

527

587

228

23

1 269

364

186

157

3 341

占比（%）

15.77

17.57

6.82

0.69

37.98

10.89

5.57

4.70

100.00

亚类

类型

AA自然景观综合体

AB地质与构造形迹

AC地表形态

AD自然标记与自然现象

BA河系

BB湖沼

BC地下水

BD冰雪地

CA植被景观

CB野生动物栖息地

DA天象景观

DB天气与气候现象

EA人文景观综合体

EB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

EC景观与小品建筑

FA物质类文化遗存

FB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GA农业产品

GB工业产品

GC手工艺品

HA人事活动记录

HB岁时节令

23

数量

312

35

171

9

234

222

97

34

197

31

10

13

682

379

208

252

112

148

3

35

31

126

3 341

基本类型类数

16

10

8

5

32

8

12

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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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 10~29之间的有 22个，低
于10的有42个。

在旅游资源质量方面，优
良级旅游资源共计 1 148 个，
约占 34.36%；普通级旅游资源
1 740 个，约占 52.08%；未评
级 旅 游 资 源 453 个 ， 约 占
13.56%。在优良级旅游资源含
有 62 个五级旅游资源，238 个
四级旅游资源以及 848 个三级
旅游资源。优良级旅游资源
中，建筑与设施类数量最多，
共 计 474 个 ， 占 比 达 到
41.29%；天象与气候景观类数量最少，仅有7个，占比仅为0.61%（图2）。

边境旅游资源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总体变异系数为70.55%。日喀则市和防城港市
是边境旅游资源数量最多的两个地级行政区，分别为207和200。相反，乌兰察布市、通
化市和双鸭山市是边境旅游资源数量最少的地级行政区，数量均低于20（图3）。在各类
型中，天象与气候景观类、旅游购品类和人文活动类的变异系数均高于100%（表2）。天

表2 边境旅游资源的变异系数和莫兰指数
Tab. 2 CV and Moran's I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指标

CV（%）

Moran's I

总体

70.55

0.2618**

地文
景观

84.51

0.2041**

水域
景观

86.57

0.1334**

生物
景观

74.11

0.1647**

天象与
气候景观

150.72

-0.0376

建筑与
设施

81.73

0.2780**

历史
遗迹

99.38

0.0261

旅游
购品

109.23

0.1121*

人文
活动

101.66

0.0988*

注：*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图2 各类边境旅游资源质量等级数量结构
Fig. 2 The structure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different quality

图3 各地级行政区的陆地边境旅游资源数量与结构
Fig. 3 The number and type structure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at prefectur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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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气候景观类主要集中于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约占总数的55.56%。旅游购品类主
要集中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省，约占总数的50.24%；人文活动类主要集中于云南
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约占总数的 59.6%，这主要与两省区的民族结构较为多样、少
数民族文化较为丰富有关。

边境旅游资源总体、地文景观类、水域景观类、生物景观类以及建筑与设施类的全
局莫兰指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旅游购品类和人文活动类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在0.05
水平上显著（表2）。这表明边境旅游资源总体和上述六类边境旅游资源在地级尺度呈现
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相反地，天象与气候景观类和历史遗迹类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不显
著，表明该两类边境旅游资源在地级尺度上的空间格局更趋于随机分布。

根据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局部自相关分析仅适用边境旅游资源总体、地文景观
类、水域景观类、生物景观类、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购品类和人文活动类（图4）。从旅
游资源总体上来看，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现象在中国西南地区较为明显。日喀则
市和崇左市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集聚现象。相反地，“低低集聚”现象在中国东北地
区较为明显，包括伊春市、鹤岗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鸡西市、包头市、乌兰察布

图4 中国边境旅游资源空间自相关情况
Fig. 4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map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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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唯一的“高低集聚”地区（图4a）。说
明西南地区的边境旅游资源集聚态势明显，东北地区则较为稀疏，这主要与西南地区地
形条件复杂、民族结构多样有关。

地文景观的高高集聚区域是西南地区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低低集聚区域是东北地
区的兴安盟、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图 4b）。水域景观高高集聚区域是西南地区的阿里
地区和日喀则市，低低集聚则出现在东北地区的包头市和巴彦淖尔市（图4c）。生物景观
高高集聚区域是西北地区的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西南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
崇左市，低低集聚区域是东北地区的伊春市和双鸭山市（图 4d）。建筑和设施高高集聚
区域是西南地区的日喀则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崇左市和防城港市，低低
集聚地区是东北地区的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大兴安岭地区、伊春市、双鸭山市和鸡西
市，高低集聚的区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4e）。旅游购品高高集聚区域是西南地区的
崇左市和防城港市，低低集聚地区是西北地区的阿拉善盟、包头市，东北地区的乌兰察
布市和锡林郭勒盟，高低集聚地区是黑河市（图4f）。人文活动高高集聚地区是西南地区
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普洱市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低低集聚地区是东北地区的
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高低集聚地区是黑河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4g）。

归纳可知，各主类的空间格局与旅游资源总体情况相似，多呈现西南多、东北少的
态势，表明西南地区具备开展边境旅游的资源优势。
3.2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受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中国不同边境段落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
2006—2015年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平均每年接待入境游客累计719.89万人次，平均每年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累计20.54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6.63%和3.93%。其中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平均每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最多，达到122.27万人次；而兴安盟平均每年接待
入境旅游人数最少，仅有 0.21万人次（图 5a）。2006—2015年牡丹江市平均每年国际旅
游外汇收入最高，达3.38亿美元，而伊春市平均每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最低，仅30万美
元（图5b）。

在2006—2015年间共有36个边境地级行政区实现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正增长。年均增
长率高于50%的地级行政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5c），其中伊春
市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8.45%，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年均增长率为60.33%，鹤岗市、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则分别为47.78%、46.86%和45.76%。9个负增长的地级
行政区分别是鸡西市（-0.29%）、丹东市（-0.57%）、哈密市（-2.42%）、喀什地区（-
6.02%）、兴安盟 （-8.29%）、和田地区 （-9.42%）、普洱市 （-13.06%）、酒泉市 （-
14.18%）和临沧市（-15.97%）。

与旅游人次相比，边境地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更加显著，共有41个地级行政区
实现了正增长，增长率高于50%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5d），其中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增长最为迅猛，年均增长率为 66.84%。其次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54.82%）和昌吉回族自治州（54.14%）。4个负增长的地级行政区为兴安盟（-0.30%）、
酒泉市（-13.60%）、普洱市（-14.00%）和鸡西市（-15.63%）。

以入境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作为陆地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结果
表明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集中在东北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
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西南地区的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图5）。

利用Getis-G分析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冷热点空间格局，结果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冷
热点分区。其中入境旅游人次较高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涵盖了辽宁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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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全部边境地级行政区，其中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沿岸的边境地级行政区是入境旅游者最为集聚的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西部和西南部以及西藏自治区的西南部，其中日喀则市、哈密市和酒泉市是边
境旅游人次最少的地区（图6a）。与入境旅游人次类似，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较高的热点地
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其中鹤岗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和鸡西市是收入高集聚地
区。收入较低的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和甘肃三省区，其中阿里地区、喀什地
区、哈密市和酒泉市是收入较低的地区（图6b）。

通过冷热点分析可知，东北地区是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是中国边境
旅游业发展最活跃的片区；西北地区是目前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冷点地区，但其增
速较快，是未来应着重开发的边境地区。同时，旅游资源数量与边境旅游人次、旅游收
入之间未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国边境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大，其价值有待深入
挖掘。

4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相关策略分析

4.1 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受特殊地理区位影响，与其他旅游业态相比，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相对较

图5 2006—2015年中国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次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情况
Fig. 5 The border tourists' number and border tourism revenue in China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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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17,28,29]以及实证分析，本文分析了区位条件、地形条件等自然环
境因素以及地域文化、地缘政治、旅游设施等人文环境因素对边境旅游业发展空间格局
的影响。

（1）区位条件是影响边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距离旅游客源市场较近的
地区易成为边境旅游的热点区域。分析边境地级行政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距区域中心
城市的距离之间的关系可知，距区域中心城市越远，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普遍越低（图
7）。例如，辽宁和吉林由于距离辽中南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较近，其边境地市的旅游
客源市场更大，旅游经济明显强于其他同类城市；而新疆、甘肃和西藏，其距离人口基
数较大的特大城市群较远，边境旅游经济规模也明显较小。

（2）区域地形条件对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通过分析各地市地形起伏度
与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之间的关系（表 3）发
现，当相对高差低于 4 000 m时，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与相对高差成正比；相对高差大于

图6 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冷热点空间格局
Fig. 6 Spatial patterns of hot and cold spots of border tourist number and tourism revenue in China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7 边境地级行政区国际外汇收入与距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之间的线性关系①

Fig.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rder tourism revenue and the distance to the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① 按照住建部 2010 年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 年）》，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分别是沈阳（东

北）、南京（华东）、武汉（华中）、深圳（华南）、成都（西南）和西安（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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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m时，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与相对高差基本成反比。在相对高差低于3 000 m时，接
待入境旅游人数持续增长，当相对高差大于 3 000 m时，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持续减少，
极低值出现在相对高差5 000~6 000 m之间的区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相对高差的关系
呈先增后降的趋势，最高值出现1 000~2 000 m的区间，最低值出现在5 000~6 000 m的
区间。综上所述，边境旅游业的发展与区域的地形条件关系密切，在区域相对高差介于
3 000~4 000 m之间时，边境旅游资源数量最多，介于2 000 ~3 000 m之间时，接待入境
旅游人数最多，介于1 000~2 000 m之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最高。

（3）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对边境旅游业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两国之
间友好程度与边境旅游发展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基本呈现正相关，即两国之间越友
好，边境旅游发展越好（图8），说明外交关系对边境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影响。由于人
员往来的密度较高，对外条件较好的口岸城市或县区往往是旅游开发的热点地区，其旅
游资源丰度和质量相对较高。如中越边界的友谊关，自西汉设关以来就一直是中国与越
南相互交流的窗口，周边古迹众多，历史文化遗存较好。受益于近年来中越两国的友好
关系，友谊关景区的旅游业发展持续向好，每年有数十万人到访此地，并于2010年升级
为4A级旅游景区。相反地，在边界争议较大的地区旅游资源相对较少、旅游经济发展缓
慢，如毗邻中印交界地带（未正式勘界）的林芝市仅有40个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年均国

表3 边境地级行政区地形起伏度与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旅游人次与旅游收入的关系
Tab.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elevation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in land border prefectural-level area

相对高差（m）

<1 000

1 000~2 000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5 000

5 000~6 000

6 000~7 000

各市旅游资源单体
数量均值（个）

33

59

101

105

87

72

88

各市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均值（万人次）

13

22

30

8

8

1

2

各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均值（万美元）

3 470

8 396

5 048

1 526

1 572

342

1 085

图8 边境旅游发展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②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and diplomatic policy

②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朝鲜；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老挝、缅甸；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印度、阿富汗；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尼泊尔；未建交：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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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旅游外汇收入仅为143.14万美元。
（4）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对边境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影响较大。受区位条件和历史

因素的影响，边境地区的民俗文化与相邻国家的较为相似，邻国越多，该地区旅游资源
的差异性愈为突出。同时，邻国数量越多，该地区对外交流越便利，可以广泛吸收外来
文化，文化景观更为多样。通过分析边境地区旅游资源数量与边境邻国数量之间的关系
发现，边境邻国数量越多的地级行政区其旅游资源数量越多（表4），如毗邻朝鲜和俄罗
斯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购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毗邻老挝和缅甸的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其人文活动更为丰富多彩（图3）。但是，受地形条件等其他因素
的影响，邻国数量较多的地级行政区的旅游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并不高（表4）。

（5）旅游设施水平对边境旅游业发展影响显著。旅游交通和住宿设施建设是旅游业

发展的重要内容，较为完善的旅游设施，将有助于提升边境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如吉林

省珲春市，在2012—2016年间，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8.8%，远高于周边

地区，其高速铁路、公路和酒店等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旅游人次持续增长。2016年，共

有旅游人次250万，旅游税收达到28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2.7倍和2.4倍[30]。

4.2 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建议
通过对边境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分析，发现边境旅游资源的数量、类型

结构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表明边境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区际不平

衡特征，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赋存状况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脱钩现象，边

境旅游资源仍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在此，本文提出以下5条建议：

第一，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会引

起边境旅游资源类型、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政府应当在摸清旅游资源底数的前提下，结

合周围地区边境旅游发展情况，全面考虑本区域边境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制定符合

本地区实情的旅游发展政策。如西北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合理地评估旅游活

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生态旅游是该地区

实现旅游持续发展的较好选择之一。在西南边境地区，有许多文化和民俗更为丰富的少

数民族聚居，因此文化旅游更符合当地旅游资源特色，当地政府应该鼓励建设富有当地

文化特色的主题酒店，开发布局少数民族风情小镇、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此外，明

确边境旅游资源的特色并且分析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制定更为科学合理

的边境旅游发展规划。

第二，政府应加强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边境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

各类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为不同类型的边境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奠定了基
础。研究发现，某些地区的旅游发展过度依赖于某类高质量的旅游资源，而忽略了其他
类型的发展，导致旅游发展结构较为单一，客观上加剧了区域竞争。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崇左市和防城港市均为地文景观类、历史遗迹类及建筑与设施类“高高集聚”的地区

表4 旅游资源数量、旅游人数以及旅游外汇收入与邻国数量之间的关系
Tab.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ts, the tourism revenu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the border prefectures

邻国数量
（个）

3

2

1

地级行政区
数量（个）

4

9

32

各市旅游资源单体
数量均值（个）

136

84

64

各市接待入境旅游
人数均值（万人次）

6.68

14.28

17.64

各市国际旅游外汇
收入均值（万美元）

2 288.83

6 261.41

4 371.72

平均相对
高差（m）

4 826

4 612

2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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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旅游资源结构较为相似，旅游开发的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为避免这种情况，
政府应当充分挖掘当地其他类型旅游资源的发展潜力，采用错位开发、组合开发的方式
实现边境旅游的全面发展。

第三，加强跨境旅游合作。在边境地区有很多大尺度跨境旅游资源单体的存在，为
避免单独开发所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资源浪费，有必须要加强邻国间的跨境旅游发
展合作，共同普查跨境旅游资源，制定跨境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促进跨境旅游资源的持
续利用和协调发展。针对一些高质量的跨境旅游资源，如穿越中国、缅甸、老挝和越南
的澜沧江-湄公河，横跨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的天山山脉，位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流
经中国、蒙古和俄罗斯的阿穆尔河-黑龙江等，可协商建立跨境旅游合作区。

第四，完善边境旅游设施。受制于复杂的地形条件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中国边境地
区的旅游设施水平远不及其他地区，在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安全隐患，降低了游客的满意
度，不利于游客规模的扩大。政府应当加大投入，积极改善道路、景区标识系统等旅游
设施，提升旅游景区的可达性。合理布局酒店、宾馆和商店等各类休憩娱乐场所，充分
满足游客消费需求，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从而实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积极倡导开发与保护兼顾的边境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在新疆和西藏的边境地
区，自然景观多为沙地和山地，其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传统的大众旅游活动，极易导
致生态环境恶化，影响边境旅游资源的持续开发。针对边境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强和民
族文化敏感度高的状况，建议相关部门在边境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做好旅游发展对边
境地区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影响的评估工作，探索开发与保护兼容的旅游发展新模式，
促进边境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 结论

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成果，本文构建了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数据库，并结
合边境地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
关两个角度刻画了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探讨了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
位条件、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等 5个因素对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
提出了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数据库共有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涵盖了国标
（GB/T18972-2017）中的 8个主类、23个亚类和 96个基本类型。其中，建筑与设施是数
量最多的主类，共1 457个单体；人文景观综合体是数量最多的亚类，共682个单体；游
憩湖区是数量最多的基本类型，共有199个单体。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1 148个，其中五
级旅游资源单体62个，约占总数的1.86%。日喀则市和双鸭山市分别是边境旅游资源数
量最多和最少的地级行政区。

（2）边境旅游资源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天象与气候景观类、旅游购品类和人文活
动类的变异系数均高于100%；旅游资源总体、地文景观类、水域景观类、生物景观类、
建筑与设施类以及人文活动类则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北地
区分别是中国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

（3）在2006—2015年间，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集中在东北地区，边境
旅游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西南地区的边境旅游业发展相对
稳定。西北地区是目前中国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冷点地区，但其增速较快，是未来旅游业
应着重开发的边境地区。同时，旅游资源数量与边境旅游人次、旅游收入之间未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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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关系，说明全国边境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并不匹配，部分地区旅游资源
仍有较大开发潜力。

（4）地形条件、地域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家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
等都是影响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
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
并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以促进边境旅游资源的协调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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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nd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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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in China serves as a pillar industry in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ecto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survey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quantity, types and quality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of prefectural-level city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Land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with another two indicators of land
border tourist number and land border tourism revenue between 2006-2015.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 of spatial
variation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uggestions for land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offe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3341 units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34.36% of which were of high quality.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were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was obvious. The overal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is 70.55% and
the CVs of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nd meteorological landscapes, tourism commodities and
human activities were higher than 100% . The high- high clusters and low- low clusters were
apparent in the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of China, indicating that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were rich and that in the northeast needs to be better
developed. During 2006-2015,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economy grew fastest in the northwest
of Xinjiang and the eas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hot spots of the land border tourism
economy occurre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while the cold spots appeared in the east and
southwest of Xinjiang as well as the southwest of Tibet. The location advantage, terrain,
cultural diversit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atterns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nomy.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just the managem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resources, develop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s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mprove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protect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thnic culture.
Keywords: land border tourism;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economy;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
tial assoc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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